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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房山是由原房山县与良乡县于 1958 年合并而成。因此，本文所述房山义和团运动包括原良

乡县地区，鉴于资料不足，重点则在介绍良乡地区。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次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

运动最早起源于山东。它是在反洋教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北京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同时也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房山地处北京郊区，是义和团运动较为活跃

的地区之一。 

1900 年初，义和团运动由山东、河北一带向京郊发展。4 月初，义和团百余人携带兵器在卢沟桥一带

散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教会的揭贴
①
。从 5月 27 日开始到 5 月 29 日，良乡地区的义和团与涿县、宛

平、黄村的团民一起，“将琉璃河至长辛店铁路焚毁，高碑店迄北各桥梁、各车站车辆焚烧殆尽”。过了三

天，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紧急向慈禧报告；“涿州、良乡、宛平等地面、车道、栈房，均被直境窜来

拳民焚毁。”与此同时，良乡县三合村(今房山区河北乡三合村)拳民与洋人教会发生冲突，洋人竟开枪将一

拳民打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洋人教会的专横，更加激起房山人民的反帝爱国情绪。很快，义和团运动在

房山境内发展起来，以至达到“各村无不从拳者”
②
。房山城关、良乡城关以及饶乐府、田各庄、石楼、大

小十三里、肖庄、园武屯、窦店等村都组织起义和团来。与此同时，各村地主士绅也以“防御盗贼，保卫

身家，守望相助”为由组织起本村的团练，以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房山义和团运动，以良乡地区最为活跃。1900 年 6 月 6 日，慈禧亲自点派吏部

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到良乡一带视察，以“宣布朝庭德意”。刚毅等人由卢

沟桥往南走，沿途查看。只见“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整个良乡地区，“各乡村均设有拳厂，声言灭

洋”。他们“虽烧符降神，迹近邪术，然市面买卖照常，尚无骚乱。”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参加范围之广泛，

连十岁上下的儿童都卷入到运动中去了，使刚毅等人惊呼“诛不胜诛”。运动发展到这样广泛的程度，加之

帝国主义不断侵扰，使清政府意识到不能对义和团运动采取军事镇压的手段了。在主剿派与主抚派经过多

次争论后，终于在 6月 16 日的御前会议上，由慈禧亲自决定，改变过去对义和团运动“严加剿办”的政策，

责成刚毅、董福祥等人亲自开导，将拳民中“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样，清政府对义

和团的招抚局面正式形成。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房山良乡地区义和团的发展壮大，对清政府由“剿办”向“招抚”方向的转化，

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房山的义和团员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不论男女，都把辫子盘在头

顶上，梳成一个小抓髻，老百姓称之为“抓髻团”，也叫义和神团。各村都设有坛口，坛口的负责人叫大师

兄、二师兄、三师兄。一般由本村富户或有文化的人担任。良乡地区的总坛设在大十三里村，按阴阳八卦，

称之为“乾”字团，总负责人称之为正、副团董，住在园武屯村三官庙里的一位姓李的老道任正团董。这

名老道是由北京最大的道教胜地白云观派下来的。副团董由曾在良乡县衙当过经房负责人的孟守田(字金堂，

良乡园武屯村人)担任。 

据老人回忆，义和神团平时训练主要是练排刀。练习时，一伙团民集中在一大空场上，先由师兄焚表

敬请二郎神“附体”。待二郎神真正“附体”后，他们就光着膀子，一手拿一根柴禾棍横在胸前，另一手拿

着大刀反复地朝胸前的柴禾棍上砍，边砍边念咒语，直到把柴禾棍砍断，胸前留下一道砍过的白印。如此

反复多次，他们坚信神灵附体后可以刀枪不入。当然不是每个团民都可以请得神灵附体的。一般的说，只

有师兄等少数团民才能练得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往往是刀砍数十下而不伤一点皮毛。正因为如此，

才得以吸引更多的团民投入这场运动中。有不少团民因练得不得法或功夫不到家而在刀下丧生。这种练习，

近似于现代的硬气功。焚表、念咒、神灵附体等仪式，只不过是在迷信活动掩盖下所作的表演前的准备而

已。这种功夫，作为强身健体，防身护卫，当有一定作用。但以赤膊之身来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就



显得近似于神话了。所以，当义和团失败后，良乡地区的老百姓唱道：“义和团，瞎胡闹，就怕鬼子的搂搂

炮。”老百姓的讽刺，只看到这种封建迷信无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而在这种迷信后面蕴藏着的反帝

爱国激情，却是这种迷信活动的本质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迷信活动，“既是农民小

生产者愚昧落后的表现，又是当时联络下层民众保国的一种有效手段；‘神拳’说到底是一种鸦片剂，但在

神秘面纱的背后，又蕴藏着灼热的置生死于度外的反帝爱国精神
③
。” 

据老人们回忆，义和团闹得最欢的时期，团员们是顾不上种地的，清政府每月发给团员们一点粮食，由

团员们到良乡县衙去领。这点粮食对日夜操练的义和团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为了维持正

常的生活和艰苦的操练，于是就有了老百姓称之为“吃大户”的现象。其方法是由师兄写一张条子，指定某

大户应交粮食多少斤，团员们以此为据，拿着盛粮用具，呐喊着涌进被指定的人家。见了粮食就拿，直到大

家认为满意了为止。被指定的大户不得反抗或讨价还价。这种“吃大户”现象义和团员们称为“均粮”。“均

粮”的对象一般是当地的大户、富户。当时的歇谣唱道：“眼望东南山，惊动义和团，老天××××，先灌麦

子后灌米。”义和团员们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史学家们认为：这种表面上为维持日常

生活和操练而产生的“均粮”斗争，实质上是农民群众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进行的一种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

形式。 

义和团成份复杂，参加者所抱的目的各不相同，正如仲芳氏在《庚子纪事》中所说：“有希图分肥入

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艰难、入团而求安饱者；有豪富之人，恐遭团民欺讹，目立坛场而

谓保家者
④
。”这些良莠不齐的众多团民，统统集合在反帝爱国的大旗下。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士绅也或明

或暗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良乡县义和团的领导人是与清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白云观老道和在良乡县衙当过

差的地方首富孟守田。而地处偏僻、山多民贫的房山县与交通方便、消息灵通的良乡县不同。地主士绅似

乎并未投入反帝爱国的洪流中来。鉴于资料有限，我们无从知道房山县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谁。

但《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版)记载：房山南关举人陈智和饶乐府士绅刘琴甫因“拳匪起事，各村无不从

拳者”而创办团练以“自救”。周口村的庠生常履贤也“创办本村团练”，以对付“拳匪之乱”。从“各村无

不从拳者”的己载来看，房山义和团的规模当是相当大的。据直隶布政使廷雍向清政府的奏章中称：义和

团民刘房山县城“眈眈虎视”，致使房山县城“四门屯闭，时逾两月”。在这两个月中，“县衙虽昼夜严加防

备”，但还是弄得“一日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1900 年 8 月 14 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8 月 15 日凌晨，慈禧挟光绪皇帝

仓惶西逃，同日，大学士荣禄与董福祥在得知慈禧和光绪西逃后，两人在追赶中“于良乡行次相遇，随即

会同熟商”，经过两天的努力，收编了被冲散的散兵游勇，并“收齐所部马队，尽数带往，尅期二十三日(即

8 月 17 日)由良乡开拔”，为慈禧保驾。这样，良乡地区在八国联军未到之前，实际上就已被清政府放弃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于 8 月 17 日特许公开抢劫三天。随后继之以私人抢劫，北京城遭到八国联军

空前的洗劫。9 月 7 日，慈禧将八国联军的侵略归罪于义和团运动，下令将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诛”。

至此，义和团结束了被清政府利用的历史，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义和团。 

   1900 年 10 月 4 日，顺天府尹王培佑向清朝廷报告：“西路良乡城关、榆垡、庞名庄等村镇，俱焚烧殆

尽。”良乡、黄村一带被八国联军烧毁，紧邻的房山县城也惊恐万状，昼夜防备，不敢稍有松懈，并不时派

人到良乡城打探消息。就在王培佑向清作府报告的同一天，良乡县衙派专人到房山县祸报告：“法国来兵队

伍陆拾人，赴良、房、涿一带，出示安民。”望房山县衙早做准备。次日，即 10 月 5 日，法军若干人，由

良乡开赴房山境内，并在石梯村驻扎。到 10 月 14 日，“良乡、涿州等地均遭洋兵蹂躏”，顺天府尹王培佑

连印信都来不及取出就仓惶出逃，以致于清政府只得用大兴县衙的印信“暂行盖用，以昭信守。”至此，房

山、良乡完全被八国联军占领，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据《房山县志》载：“7 月，京师陷，

溃兵到房……法兵据县城，民教有仇者思报。”同时还记载房山县城赵家胡同任秉璋之妻，年仅二十一岁，

“光绪二十六年因拳乱，英、德军由易来房，逃者士女如云。氏慨时局如斯，桃源难觅，奔入后园投井卒。”

从这记载看出，房山城曾先后遭到从良乡方面入境的法国军队和由易县、涞水方面入境的英、德军队的洗

劫。 

    京城失守，顺天府尹弃印逃跑，地方政府陷入瘫痪之中。房山、良乡各乡镇士绅纷纷组成民可以维持地

方秩序，并与入侵的八国联军及溃散的清政府兵丁周旋。周口村士绅代表民团与到村勒索牛只的洋人讨价还

阶，被洋人开枪打死
⑤
。地主士绅们组织的民团只是自守家园；而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房山地区的义和团们则



在清政府变招抚为镇压的恶劣条件下，对入侵的八国联军备起反抗。据《良乡县志》记载：“光绪庚子八月，

拳匪占据城中，联军来攻。从燎石岗轰以巨炮，城遂陷，拳匪半遭屠戳，良民被害者亦多。房舍亦毁十之八

九，城垣皆残破，门楼半就倾颓，东南隅奎楼尤令人惨目。”可见，良乡县知县率官兵逃跑后，防守良乡的重

任落在义和团的肩上。据良乡地区老人们的回忆，当时防守良乡城西门的总指挥是孟守田。当八国联军攻城

时，开始只是步兵端着枪，架起云梯往城上爬，结果被守城的义和团民们砍死不少，后来，八国联军从长辛

店调来大炮，架设在良乡塔坡上，对良乡县城猛轰，这样八国联军才得以进城。良乡城失守后，义和团的团

董李老道逃到上方山，后来被捉住，官兵用烧红了的铁条从前胸穿到后背，后背还露出三寸铁条来，既使这

样，他还不叫饶，只喊口渴，说：“给我几块西瓜吃。”结果，吃了三块西瓜从容就义。副团董孟金堂(守田)

在良乡失守后逃往窦店望楚村的弘恩寺内躲藏，后来又从弘恩寺转到妙峰山躲藏，一直到去世。其它各村的

师兄们，有的逃往上海，有的各自回家躲藏，房山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它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北京

义和团运动是整个义和团斗争的核心，而房、良两地的义和团斗争是北京义和团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房

山人民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 

1、《义和团档案史料》 

2、《房山县志》 

3、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 

4、《庚子纪事》 

5、《房山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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